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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渺

死亡突袭时实施无差别打击，不管你是有准备

的医生、体格强健的运动员，或是医疗费用充裕的

富人。

令人猝不及防的一种，名叫心源性猝死。根据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报告，中国每年有约 55万
人死于这把直击心脏的“利刃”。

当它突然张开致命的爪牙时，留给生命反击的

时间，往往只有几分钟。

7月 27日上午，武汉东湖步道，一名晨跑者突
发心跳骤停倒地，抢救无效，不幸去世。据报道，

这名男性还是一位“急救跑者”，即拥有相关知

识、技能，可以在长跑活动中为他人生命提供保障

的专业人士。

此前的 6月 1日，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医生于
铁夫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去世，年仅 42岁。黑龙江绥
芬河口岸发生输入性新冠肺炎疫情，于铁夫是支援

医疗队成员之一。去世时，他结束任务不到 1周，
正在酒店隔离。

就在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

与健康促进法》正式实施，该法规定：“公共场所

应当按照规定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设施。”

在北京华信医院急诊科医生徐海军看来，这些

抢命用的“设备、设施”中，有一种很必要。它们

体型不大，有椭圆的，有方形的，有翻盖的，也有

直板的。它们五颜六色，绝对醒目，最重要的按钮

有两个，“一个是开机键，一个是除颤键”。要辨认

它们很容易，只需记得三个字母“AED”，它学名
叫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

brillator，以下简称AED）。

对抗心源性猝死，它也许能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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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便携的医疗设备，AED专门用来急救
心跳骤停患者。

人的呼吸心跳骤停后，4-6分钟，是进行心肺
复苏的黄金时间。在这之后，身体各个器官缺氧缺

血，“大脑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

通常所说的心源性猝死，就是在心脏停跳之

后，不能向全身重要器官有效供血，最终导致患者

死亡。

比起医务人员专用的手动除颤器，AED更加“傻
瓜”一点。使用时，有语音提示你下一步怎么做。它还

能自动分析患者的心律，给出是否除颤的指令。

美国心脏病协会认为，普通人学会使用AED，
比学会心肺复苏技术容易得多。

急诊医生徐海军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

使用AED前，先用不到 10秒钟，快速判断患者的
反应和呼吸情况。使用时，打开电源，根据语音提

示，把两块电极片分别贴在患者的右胸上部和左胸

外侧。此后继续按照语音提示操作即可。

据徐海军介绍，目前在国内，深圳的每一座地

铁站都配备 AED设备；杭州市红十字会和杭州市
急救中心共同捐赠的 30台AED也已经装进杭州地
铁 1号线的 15个站点。徐海军出差时，会专门留意
哪些高铁站、飞机场有这种救命的设备。

在美国各城市中，西雅图的心肺复苏成功率最

高，通过现场抢救，有 44%遭遇心脏骤停的人能够恢
复自主心律。2017年，时任美国心脏病协会主席的约
翰·华纳心跳骤停，他住的酒店有AED设备，身边的
人立即给他实施了心肺复苏，挽救了他。

前北京朝阳区急救中心培训部主任张元春则提

到了日本的数据：“日本每 10万人拥有超过 400台
AED，北京常住人口按 2000万计算的话，AED数
量不够。”

张元春每天出门都会背着AED，但“从没遇上
过心跳骤停的患者”。令他感到庆幸的是，被他培

训过的学生，用AED救了人。
去年年底，南京禄口机场应急救援部医生余集

才在某停车场遇见一例呼吸心跳骤停的患者。余集

才车上有一台AED，他迅速给患者用上了，等医院
的急诊医生赶来。

“上次你给我培训，不是自己从北京带AED过
来吗？所以我出去培训都会带一台真机。”余集才

向张元春分享这次救人的经历。

“你应该感谢我。”张元春开心得哭了。

深圳火车站一位旅客、南京地铁站一名女子、广

州的一名儿童⋯⋯张元春几乎每天都会留意，社会

上又发生了哪些跟急救有关的事例，其中又有哪些

是跟AED相关的，他会总结成科普文章发在网上。
7月 21日，厦门工人体育馆里，一位市民打完

羽毛球，发生心跳骤停。体育馆在此前一周配备了

一台AED，患者得到急救，被转送到医院后，如今
已经转危为安。

不过，据徐海军解释，在所有的晕倒案例中，

只有 15%有可能是心脏问题引起的，在这部分人当
中，如果有人是心源性心跳骤停，就应该使用AED
抢救。当有人突然倒地、心脏骤停时，能有人对其

进行“早期的识别和判断”，并且在 1分钟之内对患
者进行心肺复苏，并使用AED，那么，“这个人的
存活率在 90%以上”。
“AED不是万能的，但是如果没有，有些患者
肯定没有希望了。有它，最起码 25%以上的人很有
希望救活。这个比例对于生命来说，就已经很高

了。”徐海军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徐海军去饭店吃饭，习惯性地随身带着 AED
设备。“今天这家餐厅很安全。”他把现场的照片发

给朋友，开玩笑地说。

朋友们逗他，别揣着 AED去饭店了，应该去
马拉松比赛，骑着车，跟着选手。近几年来，AED
已经成为马拉松赛事中必备的急救仪器。

还有人给他分享八卦：“网上有个开酒吧的给

我留言，我说让他买个AED，那就是全国最安全的
酒吧了。”

2019年 12月 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

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被第四次提交给全国人大

常委会进行审议，12月 28日表决通过。
消息传到急救科普人的群体中，有人说“早晚

的事情”，有人说“每天都在为此努力”，也有人

“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大家感慨，有了立法支

持，AED的普及将“不再是梦”。
“都是张元春、王西富、贾大成老师这样的前

辈在努力。”徐海军在群里发言感慨，“慢慢地，

AED越来越被重视，将来救活人的消息，也会越来
越多。”

他预测，家用版的AED，或许也会很快被研发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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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军感慨，自己要是抱着 AED 往街上一
站，没几个人知道这是什么，更别说会用、敢用

了，就算安装、普及了，也可能沦为“摆设”。

“拿去很多大医院问，都没多少会用的。”他说。

两个月前，有媒体在网上做过调查“你会做心

肺复苏吗”，9000多人参与了投票，大部分人表示
“不太会，只在书本电视上看过”。超过四分之一的

人发出疑问“AED是啥”。
目前，一台AED设备的价格从 1万多元到 3万

多元不等。贵一点的功能更多，带显示屏，能看到

心律，或是可以切换成人和儿童两种档位。

2016年，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在北京地铁 6
号线呼家楼站突然倒下。视频发到网上，引发了关

于加班猝死的讨论，也让很多人开始关注公共场所

的急救设备。金波的亲友一起创立了“心唤醒”基

金会，一边推广 AED设备，一边开展急救培训，
张元春也是发起人之一。

当时，北京的大型公共交通枢纽，只有首都机

场配备了AED。包括张元春、徐海军在内的许多急
救科普人，一直在网上发声，在线下培训讲课，试

图推广AED设备。
心唤醒基金会联系北京一家商场，捐赠了一台

AED设备，张元春去参加了“落地仪式”，给商
场安保部门的员工培训。他注意到，来听课的人

里，有不少商场的中层领导。这台 AED被放在一
层服务台，据张元春了解，安装之后，商场里还

没发生过心跳骤停事件。

他曾自掏腰包，给母校前北京医科大学（现北

京大学医学部）捐了两台AED，一台放在操场正对
面的校医院，另一台放在学校的老干部活动中心，

考虑到“运动多风险”。

在医学院里，张元春也进行了 AED 的使用
培训。

“学生们在学校里学的都是基础课，解剖学、

病理学、眼科、耳鼻喉科等等，但是没有急救的临

床技术。临床技术都在医院里学。”他说。

这些设备装上之后，维护的周期一般是两年。

这之后，部分配件和电池可能会过有效期。今年 7
月，张元春家中的 AED设备“滴滴”响个不停，
提醒他，电极片该换了。捐出去的那两台他也惦记

着，默默计算该去维护的时间。

张元春曾想以个人身份给北京的地铁站捐赠一

台 AED设备。他在公众号里提到，随后转发到朋
友圈。

“我知道急救普及任重道远，但我们总得做些

什么吧？”金波去世的第二天，张元春写道。发出

来不到 2小时，设备问题“首先解决了”。一家企业
自掏腰包，买了一台AED给他。
张元春请朋友帮忙联系宋家庄地铁站，那是离

他家最近的站点。换乘站，人流量大。他做好了给

地铁站员工上课培训的准备。

最终，他得到的答复是需要“统一调度，统一

安装，暂时不能接受个人捐赠”。

那台设备最终被他捐给清华大学，装在游泳馆

入口处。一进门就能看到，它就搁在一个四四方方

的橙色盒子里，贴墙根摆在一只红色箱子上。侧面

的“AED”3个字母一眼就能看到。
这台 AED还没派上过用场，事实上，张元春

捐出去的几台设备，目前都没被使用过。后来他听

说，清华大学有校友捐赠了 300多台AED，2019年
5月 7日，其中一台AED设备成功救治了一名大一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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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波去世将近 4年之后，随着基本医疗卫生与

健康促进法实施，AED真的要进驻他当初倒下的呼
家楼地铁站了。

北京地铁公司回应，AED设备的推广安装一直
在进行。此前，北京市卫健委就召开过 AED工作
推进会，要求尽快在火车站、地铁站、交通枢纽等

公共交通场所，“解决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等
急救设施设备配置问题”。

前不久，心唤醒基金会刚与另一家公益组织合

作，给杭州市捐赠了 25台AED设备。这些可以救
命的仪器，出现在萧山机场、地铁站、主城区的加

油站，以及杭州的奥体中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家基金会的急救培训

活动，一部分改到了线上。直到 3月，今年的第一
期实践课才在长沙举办。

6月 1日，AED投放被落实的消息，开始出现
在媒体上。

山西省发布消息称，今年将在公共场所共计投

放 500台AED设备，由当地红十字会牵头，首批的
200台设备，已经通过验收并投放，同时配套举办
了 450期心肺复苏及 AED相关培训，培训人数达
1.25万人次。
“中国很大，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

AED的普及和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张元春说，
“况且真正接受过急救培训的人的比例还不高”。

根据媒体报道的中国红十字会的数据，从

2011年到 2015年，全国接受红十字会系统救护培
训的人员是 1900万人次，群众救护的普及率不及发
达国家。

张元春——总结出 AED 推行将会面临的困
难，最终得出结论，“没有想得那么快”。

他不但关心 AED的普及率，还担心这些设备
是不是能被使用者迅速拿到。他注意到，南京地

铁站的 AED设备，需要砸碎柜门玻璃才能取得。
他还见过需要扫二维码、刷身份证的取出方式。

还有一些地方，取出设备需要找工作人员要钥

匙。

张元春记得，在日本见过一家药妆店，AED
就放在货架上，需要时，可以被一把拎起，迅速连

接到患者身上。

去年 11月某夜，35岁的演员高以翔在录制电
视节目时心跳骤停，抢救无效去世。在这之前，途

牛旅游网副总经理李波、春雨医生的创始人张锐，

都因心肌梗塞离世。

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抽烟喝酒、过度劳

累，乃至强烈的负面情绪，都是可能导致猝死

的危险因素。还有更多普通人，奔行在上下班

的路上，或是坐在加班的工位熬夜，用咖啡

“续命”。

张元春给很多单位做过急救培训，发现有不

少都是单位希望做、领导希望做，可员工态度敷

衍，参加培训时“态度不端正”，甚至在考核的时候

作弊。

张元春甚至被这些事气哭过：“我真的不能

接受这种对生命不尊重的态度。”大家要“会

用，敢出手相救”，才能避免更多悲剧发生。“虽

然进行心肺复苏不是万能的，但不救，人肯定活

不了。”

急救，多一种武器

□ 刘 言

日前，广东佛山南海的派出所民警接到了
一个特殊的报警电话。报警人是一名女子，她
称自己的女儿在商场偷了别人的东西。
“是谁报的案？这么小的小朋友怎么回
事？”赶到现场后，民警意外地见到一个 7岁
半的小女孩。原来，小女孩之前在这家商店里
偷拿价值 200多元的玩具，被监控拍了下来。
这次她经过商店时，店员认出了她。
不管店员怎么询问，小女孩始终不承认此

前的行为。店员只能通过孩子随身携带的电话
手表打给她的父母。不久，小女孩的母亲来到
现场。她没有打骂孩子，一直平静地询问。小
姑娘还是不吭声，也不肯承认拿了东西没给
钱。最终，女孩的妈妈选择报警。
孩子不停地哭，民警便让她妈妈和周围群

众离开她的视线，然后进行安慰和劝说。“我
问她犯罪这个事情听说过没有？她说听过。”
“我说坐牢听过没，她说也听过。我告诉她，
你知不知道做偷窃这种违法的事情是要坐牢
的，严重的话是犯罪行为。”
当民警说坐牢等于关“小黑屋”后，小女

孩终于哭着承认了，她某天路过时看到玩具很
漂亮，但也了解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意思跟
妈妈开口要钱，一时没忍住就偷偷拿走了几
个。这天她再次路过商店，被店员逮个正着。
女孩妈妈按照店里的商品价格进行赔付，

警察也对小女孩进行了批评教育，相关的新闻
报道迅速登上热搜榜。有网友认为，“妈妈好
样的，是最好的榜样”；也有人觉得，“这会给
孩子留下心理阴影”“这种情况也报警？有点
浪费公共资源”。女孩妈妈表示，她之前在网
上看到，有父亲用这种方法教育偷拿东西的女
儿，希望给孩子一个教训。
类似的新闻曾经多次上演，比如重庆一个

7岁女孩成“惯偷”，母亲报警希望民警假装
将女儿“关几天”以震慑；山东滨州一11岁
小男孩经常在学校偷拿同学的东西，还谎称是
捡到的，父母无奈报警求助。
这样的报警真的是浪费社会资源吗？尽管

案值不大，小女孩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
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处以拘留或罚款。当
然，法律也规定，不满十四周岁不予处罚，但
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网友对小女孩心理问题的担忧也不无道

理。长期从事犯罪心理和青少年心理问题研究
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曾在节目中分
析，10岁以下少年的偷拿行为，只是早期不
良行为，并不一定发展到盗窃的程度，往往还
是心理不成熟的表现。如果让很多人知道，这
个孩子可能丧失自尊，而一个小小的过错搞得
人尽皆知，因此丧失自尊的话，孩子很可能会
破罐子破摔，由此堕落，行为发展到更加严重
的程度。
她建议，家长在处理时首先应该让孩子回

避，把孩子带回家去，家长则留在现场问清情
况解决问题，回家再询问孩子怎么回事。对于
孩子的错误，应该给孩子留一个空间，让他自
己说错在哪儿，以后应该怎么做。当孩子明白
这个道理，他才会有意识地控制自己。在这个
事件中，民警的处理也显得专业而克制，先是
疏散了周边的群众，非常默契地配合着妈妈教
育小女孩，不是吓唬她，而是劝慰和教育。
事实上，类似的事件中，父母报警也往往

是由于教育方式失灵，不得不求助警方。民警
的身份有威慑力，教育孩子往往能收到良好的
效果。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7岁小女孩是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家长应该履行监护责任。从
未成年的人的成长上看，类似行为的规范也往
往更需要家庭的正确教导。
李玫瑾曾在节目中介绍，杜绝类似情况的

方式，在于早期父母给孩子灌输观念的行为是
否做到位了。她曾经在街上碰到一位母亲，一
边抱着孩子一边说：“下次咱们去别人家的时
候，不要随便拿人家的东西，因为那是别人
家，要有吃的，得人家阿姨给你才能吃，你不
能自己去拿。玩具也是，走的时候不能带走。
为什么呢？因为那不是咱们自己家，是别人
家。你要觉得好，想要的话，你告诉妈妈，妈
妈回来给你买，记住了没有。”
第一次带孩子出去玩、孩子什么都不

懂时，妈妈讲的话实际上给孩子形成一种观
念——东西是有你我之分的。这种观念是后天
形成的，但是不知不觉对人们发生着影响。
父母是子女最好的老师。在没有给女儿养

成好的观念、她已经犯下错误的情况下，这位
妈妈请来了警察叔叔，配合威严的制服和执法
环境，现场进行生动的普法教育，不失为一种
好的选择。
起码，比起将“C10orf67 基因”研究成

果拿给孩子评奖、偷窃他人原本能凭真才实学
得到的荣誉的父母，她能够明确地告诉孩子，
偷窃，是不对的。

她应该报警吗

□ 李雅娟

一个在羊水里泡得皱巴巴的“小老头”，如今

小腿儿一撒开就窜出几米。一个问题越来越频繁地

出现在我耳旁：“什么时候生二孩？”

这真是现代版的灵魂拷问——同事问，朋友

问，亲戚问。

二孩？一孩就消耗我父母两个“壮劳力”，二

孩我可没勇气。

与此同时，我脑中却冒出另一个问题：“为什

么非生不可？养娃到底有啥用？”

产前检查、生产，保守估计 1万元；头 3年散
养，衣服、鞋子、玩具捡哥哥姐姐的，费用姑且算

0元；幼儿园 3年，再接受小中大学的 16年普通全
日制教育，在不上昂贵的课外班、不参加补习的情

况下，也得有几十万元吧。

到那时，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女性，能从

孩子那儿得到什么呢？

《柳叶刀》近期发表了一篇预测人口数量的文

章，华盛顿大学健康测量与评估研究所的团队预

测，到 2050年，将有 151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
水平（即保持人口不增不减）；到 2100年，中国人
口预计降到 7.3亿。
这些年来，欧美人口学家从税收及福利水平、

地缘政治、综合国力等方面论述多生孩子的好处。

但人口增长曲线可不听使唤，越来越平缓，而且加

入低生育率行列的国家、地区越来越多。看来跟我

一样偷偷摁计算器的人不在少数。

在避孕药具廉价易得的地区，生娃与否，早就

从听天由命变成了一个接一个的选择题：要不要

生？什么时候生？生在哪儿？这年头，养小孩真的

是一项投资周期极为漫长、收益率又极不确定的庞

大工程。

在工业生产尚不发达的年代，小孩还能派上

些许用场，这在文学作品里也可见一斑：童话故

事《小红帽》里，年幼无知的小姑娘独自穿过危

险的森林给外婆送点心；小说《红楼梦》里，八

九岁的小道士、十来岁的小戏子为了谋生而来到

贾府，他们学会念几句经文、会唱几首拿手的曲

子，算是有了吃饭的资本，有人还得拿月钱供养

父母。

在我父亲小时候，也就是上世纪 70年代的山
东农村，四五岁的小孩得负责照看弟弟妹妹，七八

岁的小孩要放羊、捡柴禾，十一二岁的小孩就是正

儿八经的劳动力了。北方冬天的清晨，天寒地冻，

只有被窝里有点热乎气儿，我父亲那时候不到 10
岁，就被大人从被窝里拎起来去拔草。

到了今天，小孩的用处可就另当别论了。

美国一名学者曾考察了现代教育制度兴起的历

史，他发现：随着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社

会分工细化、专业门槛增加，仅靠体力就能完成的

工作越来越少。要想在现代社会谋一个饭碗，青少

年就不得不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

再加上近年来文凭的“通货膨胀”越发严重，

整个社会的平均学历水平提升，培养一名合格劳动

力的时间一再延长。父母想要收回养娃的成本，可

就越来越难了。

以我为例。硕士毕业工作了五六年，给父母的

物质回报，恐怕连支付大学 4年的开销都不够。也
许有人说，孩子可以带来精神慰藉，而我从高中至

今，已经在外漂了十来年，眼看还会继续漂下去；

同学和同事也多半漂着，每年回家的次数一只手数

得过来。

我给父母最大的“回报”，恐怕就是这个满地

乱跑的外孙了，于是，他们刚跑完孩子的教育马拉

松，又投入养育孙辈的漫漫征程。

言归正传，前述那篇耗费了二十几位博士心血

的论文，顺便以科学论证阐述了一个常识：越富裕

的国家或地区，生育率越低；生育率降低，与女性

受教育水平提升有关。

人啊，总是操心个不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人口爆炸理论盛行一

时。彼时世界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恢复生

机，在那次席卷亚欧非大陆的世界大战中，几千万

人失去生命。战后人们刚投入生儿育女的事业 20来
年，这一理论就描述了生育的可怕前景——人口增

长速度太快了，未来人口数量会超过地球的承受能

力，如果不加控制，人们将耗光地球上的资源，走

进世界末日。就连小学生写作文，也忍不住担忧

“最后一滴水是人类的眼泪”。

最近 20年来，这种理论渐渐式微，发达地区的
人们又为人口增长过缓而担忧：生孩子少了，劳动

力和纳税人就少了，社会福利体系怎么撑得下去

呢？前述华盛顿大学的研究者在论文中给未来的国

家指了条捷径：广收移民。

以前看过一组数据，欧美地区没有实施过计划

生育政策，但独生子女比例依然攀升。看吧，为生

二孩而纠结的我，只是历史洪流中一个微不足道的

水分子而已。

也不能怪人们不爱生孩子，随着农业社会向现

代社会转变，小孩越来越“没用”了，他们不仅不

能产生收益，还格外费钱——市面上的各种商品、

服务，只要加上“婴儿”“儿童”之类的字眼，就

跟镀了金镶了钻似的，价格翻好几倍。“销金兽”

的名头，不是白得的。

当然，光烧钱还不够，智力和脾性也会在跟小

孩斗智斗勇中得到磨练。表哥才 30岁出头，因为孩
子不好好学习，血压噌噌往上蹿。

说了这么多，养娃又费钱又操心，何苦来哉？

七八年前，我 20岁出头，以为自己面前铺排着
无限可能。“孩子”这种俗物？千万要不得。

后来，我有了一个脾气暴躁又黏人的小孩，早

已忘了当年的雄心壮志，只惦记着下顿饭给这家伙

弄点什么新鲜花样。我买翻译的绘本、进口的奶

粉、广西的芒果无锡的桃。我穿衣服一向很应付，

却给他挑选配了假领带、小马甲的幼儿西装。

有时候，想想未来觉得亏得慌。可是，眼看他

摇摇晃晃地跑过来，一张晒黑的小圆脸挤到我脸

前：“妈妈，我吃那个！”脑袋里摁了半天的计算

器，一股脑儿消散了。

嗐，所以，生孩子到底值不值呢？我也说不清。

生娃何用

成都一景区安装的AED设备。贾大成/摄

清华大学游泳馆入口处，门内可见AED设备。张元春/摄


